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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重
陽
節
夜
，
中
大
山
腳
凱
悅
酒
店
中
菜
廳
沙
田
十

八
。
︽
百
家
︾
雜
誌
約
了
北
島
來
一
個
座
談
會
，
主
持

是
張
雙
慶
教
授
，
貴
賓
還
有
翻
譯
大
師
黃
國
彬
教
授
，

陣
容
鼎
盛
。
這
是
我
第
一
次
見
北
島
。
他
不
瘦
而
高
，

人
﹁
板
板
﹂
的
，
腰
骨
也
是
﹁
板
板
﹂
的
。

這
一
夜
，
沒
有
談
他
的
創
作
，
只
是
東
拉
西
扯
。
最
重
要

的
是
，
漂
泊
異
鄉
這
麼
多
年
，
終
於
在
香
港
落
地
、
扎
根
。

閒
談
中
，
他
說
剛
接
到
公
共
圖
書
館
的
電
話
，
他
的
︽
城

門
開
︾，
得
了
散
文
組
雙
年
獎
。
我
們
舉
杯
為
他
祝
賀
。
直
到

酒
闌
菜
散
，
我
們
才
問
他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
他
說
：
﹁
那
是

傳
媒
的
炒
作
，
自
己
的
呼
聲
沒
有
那
麼
高
。
﹂
翌
日
消
息
傳

來
，
他
八
十
歲
高
齡
的
忘
年
交
、
瑞
典
詩
人
托
馬
斯
．
特
朗

斯
特
羅
默
得
到
這
項
全
球
矚
目
的
獎
項
時
，
我
撥
了
個
電
話

給
他
，
想
聽
聽
他
的
意
見
和
感
受
。
可
惜
，
他
關
機
了
。

該
夜
，
席
設
陽
台
，
九
月
九
的
涼
風
陣
陣
吹
來
，
日
間
有

雨
，
晚
上
沒
雨
。
我
們
談
興
甚
濃
，
一
點
也
不
覺
秋
意
。
這

位
﹁
不
苟
言
笑
﹂
的
詩
人
，
沒
談
他
的
詩
，
更
沒
談
他
的
散

文
。
但
我
知
道
，
他
決
非
﹁
文
如
其
人
﹂，
他
寫
得
很
活
，
很

幽
默
，
決
不
﹁
板
﹂。
︽
南
方
都
市
報
︾
有
篇
評
說
︽
城
門
開
︾

的
文
章
，
有
這
麼
幾
句
：

﹁
在
美
文
浩
蕩
，
不
斷
自
我
複
製
和
克
隆
的
時
代
，
我
們

身
邊
遍
布
文
字
填
塞
物
或
者
叫
文
字
垃
圾
，
這
些
虛
幻
浮
華

空
洞
的
東
西
正
侵
蝕

我
們
後
面
的
八
十
後
、
九
十
後
。
這

也
顯
得
，
在
今
天
，
乾
淨
、
俐
落
、
質
樸
的
文
字
尤
為
重

要
。
﹂

不
錯
，
這
一
針
見
血
道
出
了
北
島
的
語
言
風
格
。
記
得
二

十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讀
他
的
小
說
︽
波
動
︾，
正
是
這
種
文
字
。

這
種
文
字
透

令
人
低
迴
不
已
的
哀
思
。
其
中
金
句
不
少
，

如
：﹁﹃

活

，
是
件
好
、
好
事
。
﹄﹂

﹁﹃
正
相
反
，
咱
們
這
代
人
的
夢
太
苦
了
，
也
太
久
了
，
總

是
醒
不
了
，
即
使
醒
了
，
你
會
發
現
準
有
另
一
場
噩
夢
在
等

你
。
﹄﹂

﹁﹃
是
的
，
我
在
等
待

結
局
，
不
管
什
麼
樣
，
我
總
得
看

看
，
這
是
我
活
下
去
的
主
要
原
因
。
﹄﹂

他
透
過
書
中
人
物
的
話
語
，
彷
彿
是
在
﹁
言
志
﹂。
︽
波
動
︾

是
全
書
的
第
一
篇
，
寫
於
一
九
七
四
年
十
一
月
，
他
在
北

京
，
還
是
四
人
幫
橫
行
的
時
代
，
他
幾
經
修
改
，
終
於
在
打

垮
四
人
幫
後
的
一
九
七
九
年
六
月
至
十
月
在
︽
今
天
︾
刊

登
，
筆
名
是
﹁
艾
珊
﹂。
一
九
八
一
年
二
月
在
︽
長
江
文
學
叢

刊
︾
第
一
期
，
用
原
名
﹁
趙
振
開
﹂
再
次
刊
登
。
跟

的
幾

篇
︽
在
廢
墟
上
︾、
︽
歸
來
的
陌
生
人
︾、
︽
旋
律
︾、
︽
在
稿

紙
上
的
月
亮
︾、
︽
交
叉
點
︾、
︽
幸
福
大
街
十
三
號
︾，
既

﹁
趙
振
開
﹂，
又
﹁
艾
珊
﹂，
又
﹁
石
默
﹂，
再
而
是
﹁
北
島
﹂，

最
後
成
書
，
堂
而
皇
之
全
歸
﹁
趙
振
開
﹂。
這
是
我
所
見
他
唯

一
一
部
小
說
。

這
幾
篇
小
說
的
題
目
，
正
正
道
出
他
的
人
生
歷
程
，
﹁
波

動
﹂
後
在
﹁
廢
墟
上
﹂，
他
出
走
，
再
而
回
到
﹁
城
門
開
﹂
的

北
京
，
他
在
充
滿
﹁
旋
律
﹂
的
﹁
稿
紙
上
﹂
書
寫
，
人
生
的

﹁
交
叉
點
﹂
，
就
是
紮
根
於
香
港
，
這
是
他
的
﹁
幸
福
大

街
﹂
？

那
夜
，
我
真
想
和
他
談
談
︽
波
動
︾，
可
是
話
題
太
多
了
，

夜
了
，
就
這
樣
打
住
，
留
待
他
日
吧
。

在
馬
尼
拉
大
酒
店
的
宴
會
廳
舉
行
校
友

會
的
理
事
就
職
典
禮
，
隆
重
而
熱
烈
。
但

宴
會
的
西
式
套
餐
卻
不
敢
恭
維
。
我
的
經

驗
，
這
是
吃
不
飽
的
，
他
們
是
﹁
賣
地
方
﹂

而
不
是
﹁
賣
菜
色
﹂，
港
菲
皆
然
。
不
過
，
這

家
有
九
十
九
年
歷
史
建
築
的
大
酒
店
，
菜
色
更

差
一
點
。

宴
會
結
束
後
，
餘
興
未
盡
。
加
上
我
們
就
住

在
這
家
酒
店
內
，
不
必
奔
波
，
於
是
分
別
再
到

大
堂
的
咖
啡
座
茶
敘
。

我
們
叫
了
幾
杯
鮮
榨
果
汁
，
再
加
一
客
﹁
公

司
三
文
治
﹂。
等
了
大
半
小
時
，
全
無
動
靜
。

催
促
一
下
，
說
﹁
就
來
﹂、
﹁
就
來
﹂，
但
再
過

十
分
鐘
，
仍
然
三
文
治
﹁
芳
蹤
杳
然
﹂。
於
是

大
家
笑
說
，
麵
包
大
概
還
沒
有
出
爐
吧
。

到
了
﹁
公
司
三
文
治
﹂
送
到
，
卻
給
大
家
一

個
驚
喜
，
這
個
﹁
菲
式
﹂
的
﹁
公
司
三
文
治
﹂

與
我
們
在
香
港
吃
過
的
大
不
相
同
。
一
般
的
公

司
三
文
治
都
大
同
小
異
，
都
是
夾
肉
麵
包
，
也

許
中
間
的
餡
料
有
所
不
同
，
但
都
是
三
角
形
的

半
截
方
包
的
樣
式
。

這
家
酒
店
的
公
司
三
文
治
，
卻
似
一
個
﹁
椰

青
﹂。
東
南
亞
國
家
喜
歡
把
一
個
原
隻
椰
子
切

開
上
蓋
奉
客
。
我
開
頭
以
為
他
們
是
拿
錯
了
一

隻
﹁
椰
青
﹂
來
，
細
看
才
知
道
不
是
。
原
來
這

是
一
個
球
形
的
麵
包
，
把
裡
頭
的
麵
包
掏
出
，

切
片
加
餡
，
作
成
小
型
的
三
文
治
，
再
放
進
球

形
包
裡
，
由
客
人
取
食
。
此
外
，
還
有
一
碟
肝

醬
和
菜
飯
，
再
加
送
一
客
薯
條
。

這
種
特
色
的
公
司
三
文
治
，
既
有
觀
賞
價

值
，
又
有
豐
富
﹁
內
涵
﹂，
這
把
我
們
剛
才
等

得
不
耐
煩
的
不
滿
一
掃
而
空
。

這
樣
豐
盛
的
一
客
三
文
治
，
只
售
菲
律
賓
幣

伍
百
八
十
元
，
約
等
於
港
幣
一
百
元
左
右
。
在

香
港
的
五
星
級
酒
店
，
吃
一
客
普
通
的
公
司
三

文
治
，
起
碼
在
一
百
元
以
上
。

我
不
知
道
在
其
他
地
方
有
沒
有
這
樣
別
具
特

色
的
三
文
治
，
起
碼
在
香
港
沒
有
見
過
。
所
以

我
認
為
值
得
為
他
們
宣
傳
一
下
。
雖
然
菲
律
賓

的
酒
店
、
食
肆
的
服
務
都
是
慢
吞
吞
的
，
但
也

許
他
們
是
﹁
慢
工
出
細
貨
﹂，
以
貨
取
勝
吧
。

土
耳
其
發
生
七
點
二
級
地
震
，
死

亡
五
百
五
十
人
，
幾
百
人
失
蹤
。
執

筆
時
，
當
局
仍
在
搶
救
中
。
泰
國
水

災
多
時
，
洪
峰
逐
浪
高
，
危
機
愈
演

愈
烈
。
曼
谷
湄
南
河
水
位
愈
升
愈
高
，
本

文
見
報
時
，
曼
谷
全
市
恐
成
澤
國
。
剛
任

泰
國
總
理
不
久
的
英
祿
，
這
位
女
強
人
剛

登
上
寶
座
便
要
接
受
天
災
和
個
人
協
調
領

導
能
力
的
考
驗
。
天
災
無
法
避
，
但
事
後

救
災
重
建
家
園
的
能
力
可
在
風
雨
危
難
中

歷
練
。

常
懷
感
恩
心
的
我
，
面
對
多
災
多
難
的

世
界
，
再
環
顧
居
住
生
活
的
香
港
，
無
風

無
浪
，
自
覺
幸
福
，
香
港
確
實
是
福
地
。

香
港
人
真
的
要
珍
惜
眼
前
所
擁
有
的
和
諧

局
面
，
切
勿
自
亂
陣
腳
自
我
破
壞
。

經
濟
上
，
香
港
背
靠
綜
合
國
力
日
強
的

祖
國
，
今
時
今
日
的
中
國
常
被
迫
或
自
覺

承
擔
社
會
責
任
而
任
﹁
白
老
鼠
﹂。
近
期
歐

債
危
機
險
釀
成
世
界
末
日
，
幸
而
傳
來
消

息
，
歐
盟
峰
會
達
成
新
一
輪
化
解
危
機
的

協
議
共
識
。
全
球
金
融
市
場
如
在
底
谷
翻

生
，
救
世
主
出
現
。
誰
是
﹁
救
世
主
﹂
？

從
媒
體
獲
悉
法
國
總
統
薩
爾
科
齊
曾
與
國

家
主
席
胡
錦
濤
熱
線
通
話
。
市
場
憧
憬

﹁
救
世
主
﹂
出
現
，
中
國
可
能
在
此
解
決
歐

洲
危
機
方
案
中
擔
當
重
要
角
色
。
無
論
內

情
如
何
，
但
中
國
在
全
球
人
士
中
的
地
位

顯
然
舉
足
輕
重
，
最
被
信
任
。
當
然
，
關

鍵
到
中
歐
以
及
中
美
關
係
。
誰
也
知
道
政

治
與
經
濟
是
密
不
可
分
。
某
個
國
家
或
人

士
對
某
個
地
方
項
目
的
投
資
，
除
箇
中
經

濟
利
益
考
量
外
，
當
然
政
治
利
益
、
社
會

效
果
至
關
重
要
。
世
界
上
﹁
無
免
費
午
餐
﹂

的
。
千
瘡
百
孔
的
歐
洲
債
務
，
誰
也
知
道

存
在
極
高
違
約
風
險
。

雖
然
，
中
國
對
美
債
投
資
比
重
不
輕
，

但
正
如
投
資
金
句
﹁
雞
蛋
不
要
放
在
一
籃

子
上
﹂，
相
信
中
國
中
央
掌
舵
人
分
散
投
資

風
險
，
略
為
加
勁
投
資
歐
洲
，
其
實
也
有

除
政
治
之
外
經
濟
的
考
量
和
需
要
。
上
周

五
全
球
股
市
好
友
投
資
情
緒
從
壞
變
好
，

亦
有
人
趁
好
即
收
，
市
場
波
幅
巨
，
香
港

股
市
十
月
指
數
結
算
重
上
二
萬
點
，
顯
見

對
後
市
信
心
有
增
。

在
十
一
月
份
的
﹁
他
們
在
島
嶼
寫

作—

文
學
大
師
系
列
電
影
﹂
放
映

活
動
中
，
我
應
邀
將
分
別
在
兩
次
影

後
座
談
中
擔
任
講
者
，
兩
次
主
辦
者

都
請
我
談
論
楊
牧
。

楊
牧
是
我
最
欣
賞
的
台
灣
作
家
之
一
，

重
讀
其
詩
集
也
讓
我
想
起
台
灣
文
學
的
閱

讀
經
驗
。
初
次
閱
讀
台
灣
作
家
作
品
是
在

中
學
時
代
，
說
與
中
學
有
關
，
但
不
是
透

過
教
科
書
。
那
時
是
八
十
年
代
，
中
國
內

地
來
的
書
種
遠
遜
於
今
天
，
當
年
在
書
店

最
顯
眼
位
置
擺
放
的
都
是
台
灣
文
學
書
，

且
以
系
列
為
單
位
來
排
列
，
如
洪
範
、
九

歌
、
圓
神
、
遠
景
、
爾
雅
、
志
文
，
還
有

八
四
年
創
刊
的
︽
聯
合
文
學
︾，
每
月
都

在
書
店
看
到
新
的
一
期
。

每
天
放
課
後
我
都
到
書
店
，
站

讀
了

一
些
，
也
用
零
用
錢
買
了
一
些
回
家
看
，

由
此
咀
嚼

一
個
一
個
作
家
名
字
：
白
先

勇
、
黃
春
明
、
蘇
偉
貞
、
王
禎
和
、
張
系

國
，
他
們
共
同
參
與
染
織
我
成
長
經
驗
的

八
十
年
代
氣
氛
。

我
當
時
也
特
別
留
意
新
詩
，
因
為
自
己

已
開
始
試

去
寫
。
在
新
詩
來
說
，
當
時

最
出
名
的
詩
人
是
余
光
中
，
因
為
他
八
十

年
代
初
仍
在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任
教
，
又
擔

任
過
多
屆
青
年
文
學
獎
新
詩
組
的
評
審
，

所
以
我
也
讀
了
不
少
，
他
在
︽
白
玉
苦
瓜
︾

等
詩
集
以
融
鑄
古
典
轉
化
創
新
的
新
詩
語

言
，
成
就
特
出
，
有
許
多
值
得
借
鑒
之

處
，
但
給
我
文
學
思
想
帶
來
真
正
影
響

的
，
是
我
稍
後
在
中
六
那
年
讀
到
的
楊

牧
。那

年
是
一
九
八
八
年
，
楊
牧
出
版
了
新

的
詩
集
︽
有
人
︾
，
裡
面
有
一
首
長
詩

︽
有
人
問
我
公
理
和
正
義
的
問
題
︾，
以
磅

礡
的
氣
勢
、
反
覆
深
思
的
人
性
信
念
和
社

會
議
題
，
扭
轉
我
對
台
灣
詩
歌
感
傷
纖
巧

和
鄉
愁
處
處
的
印
象
。
由
此
我
再
追
讀
楊

牧
的
其
他
著
作
以
至
當
年
台
灣
的
社
會
運

動
書
籍
，
獲
知
一
個
更
龐
大
而
蕪
雜
的
世

界
，
也
由
此
感
知
文
學
是
一
條
通
往
理
念

的
甬
道
，
而
台
灣
文
學
，
是
以
別
種
與
香

港
相
近
又
迥
異
的
歷
史
文
化
染
織
而
成
的

另
一
路
段
。

台灣文學的閱讀經驗

過
去
半
年
間
，
外
遊
旅
程
一
個
接
一
個
，

有
單
人
孤
身
上
路
的
、
有
與
好
友
結
伴
同
行

的
、
有
一
班
熟
人
組
團
出
發
的
，
就
連
參
加

旅
遊
代
理
的
旅
行
團
，
也
試
過
一
次
。

依
粗
略
記
憶
，
在
過
去
十
多
二
十
年
的
歲
月
中
，

佔
了
九
成
以
上
的
旅
遊
經
驗
，
是
一
個
人
的
旅
行
。

喜
歡
一
個
人
在
旅
途
上
的
感
覺
，
喜
歡
自
己
決
定
一

切
，
興
之
所
致
，
網
上
訂
了
機
票
、
酒
店
，
提

行

李
篋
，
便
可
以
直
奔
機
場
去
了
。

與
好
友
結
伴
同
行
的
旅
遊
經
驗
，
始
於
冰
姐
。
她

是
一
個
絕
佳
遊
伴
，
有
時
間
、
有
金
錢
、
善
交
談
、

觀
察
力
強
、
不
會
擅
自
更
動
已
訂
行
程
、
在
適
當
時

刻
提
供
精
到
的
意
見
，
而
且
，
方
向
感
特
強
、
記
憶

力
一
流
，
經
常
提
點
行
錯
路
！
她
還
是
一
個
說
故
事

高
手
，
晚
上
在
旅
館
床
上
睡
不

，
她
會
聊
扯
到
天

亮
。另

一
個
好
遊
伴
是
靚
太
，
她
特
愛
晚
上
在
旅
館
閱

讀
旅
遊
書
資
料
，
而
且
會
對
比
不
同
的
中
英
文
版

本
，
互
相
補
遺
，
然
後
策
劃
翌
日
的
遊
走
路
線
，
她

還
可
以
一
邊
行
、
一
邊
捧

旅
遊
書
看
讀
，
指
示
路

向
。
對
於
只
愛
憑
記
憶
行
前
略
讀
資
料
、
厭
煩
現
場

參
照
解
讀
的
我
，
她
簡
直
就
是
最
佳
拍
檔
！
還
有
、

還
有
，
靚
太
精
於
攝
影
，
每
到
景
點
，
我
都
是
她
的

當
然
模
特
兒
，
拍
下
無
數
極
具
水
準
的
旅
遊
照
片
。

一
班
熟
人
組
織
旅
遊
，
當
然
是
要
志
同
道
合
，
有

共
同
興
趣
，
才
能
成
團
。
無
論
是
旅
程
前
的
準
備
工

作
：
甚
麼
時
候
出
發
、
甚
麼
時
間
回
程
、
策
劃
旅
遊

路
線
、
挑
選
觀
光
景
點
、
預
訂
住
宿
旅
館
、
安
排
交

通
工
具
、
早
午
晚
餐
吃
甚
麼
等
等
，
都
需
要
共
同
商

議
，
一
致
認
可
。
當
中
有
人
會
自
告
奮
勇
，
無
償
奉

獻
時
間
金
錢
，
以
求
旅
程
順
利
成
行
，
旅
途
開
心
愉

快
。
最
怕
就
是
有
人
行
前
缺
席
商
議
、
臨
場
卻
意
見

多
多
，
不
了
解
籌
劃
過
程
中
的
排
難
解
紛
，
不
體
諒

現
場
突
發
的
千
奇
百
怪
，
妄
加
於
事
無
補
的
﹁
評

議
﹂，
弄
得
眾
人
意
興
索
然
，
這
樣
，
便
很
難
再
有

下
一
次
的
旅
程
了
。

遊 伴

佔領華爾街運動已經持續數周，影響幾乎波及整
個世界。意味深長的是，人們對待這場運動的解讀
並不一致：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
支持示威者，認為當下的美國經濟「不是資本主
義，不是市場經濟，而是一個扭曲的經濟」；部分
左翼學人則從中看到了資本主義衰落的徵兆，希望
世界選擇新的經濟模式。持這兩種觀點的人都支持
失望者，但他們眼中的出路恰好相反。這顯然見證
了佔領華爾街運動的複雜品格。
當斯蒂格利茨強調「這不是資本主義，不是市場

經濟」時，他心目中顯然存在 一個理想的資本主
義—市場經濟模型。人們不難猜出他未明確說出的
潛台詞：只要回歸真正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軌
道，當下存在的問題就終將獲得解決。同樣，斷言
資本主義氣數已近的人們寄希望於另一種經濟模
式，相信後者具有拯救世界的力量。顯然，雙方都
把自己喜歡的模式理想化了。從這個意義上說，這
場運動也顯現為理想之爭。
然而，真的存在一種理想的經濟—社會—生活方

式嗎？如果有，為什麼人類到了21世紀還在尋找方
向？事實上，在人類目前創造出的主要經濟模式
—自然經濟、計劃經濟、市場經濟—中，我們
找不到沒有欠缺的體系。
自然經濟難以產生較高的生產力，業已無法適應

全球化時代的競爭，當然不會成為現代人的選項。
排除了自然經濟，人類只剩下兩個選擇：計劃經濟
和自由經濟。
在二十世紀，對於計劃經濟的實踐是人類進行過

的最宏偉和激動人心的實驗，在大地上建立天堂的
夢想曾推動許多人激情洋溢地工作。然而，相應的
實驗最終毫無例外地失敗了，根本原因在於它內蘊
致命的矛盾：既要將人類昇華為「自由人的聯合

體」，又要把社會的總體經濟運行置於宏觀控制之
下。目標與手段的自我反對注定了其悲劇品格：如
果要將整個生活的生產—流通—消費納入統一的計
劃，那麼，就必然由少數人制訂、發佈、監控計
劃；當這些人如此做之時，他們的決定就是大多數
人的命運；由此所產生的社會災難和心靈災難曾給
數代人造成深重的創傷。
與計劃經濟相比，現代自由經濟（市場經濟）最

大的優越性在於：它建立在個人的慾求、意志、計
劃之上，指向個人自由的實現。這種以自由競爭為
動力的經濟體系不需要政府制訂劃一的計劃，具有
巨大的解放力量，常常產生極高的效率，採納它的
許多國家都迅速走上了國富民強之路。不過，自由
經濟在其誕生之日起就蘊涵 一個危險：個體之間
的競爭關係會導致對增長的無限制追求。它的基本
前提是滿足慾求而非需求。由於慾求顯現為難填之
壑，以慾求為目標的經濟—社會體系必然不斷挑戰
極限，然而，地球上的自然資源和人類的生產力都
是有限的，追求無限制的增長必然造成生態危機和
社會危機。這次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之所以將矛頭指
向資本大鱷，就是因為後者已經成為貪得無厭的象
徵。通過數字遊戲和智力博弈，他們佔有了過多的
資本和資源，客觀上擠壓乃至威脅了他人的生存空
間，最集中地體現了資本主義自由經濟之「罪」。
不過，自由經濟（市場經濟）存在缺陷，並不意

味 我們可以拋棄它而找到更好的模式：在已有經
濟模式中，惟有它才能既保證個體自由，又不犧牲
人們對於效率的追求。許多社會主義國家之所以最
終走上了市場經濟之路，就是因為它具有巨大的解
放力量。至於其欠缺，則絕非不治之症。為了克服
早期市場經濟的不足，歐洲的許多國家開始踐行市
場經濟社會主義，實際上就是寄希望於市場經濟的

自我改良，限制個別人和少數集團無限制擴張的衝
動。事實上，尋求這種限制也是當下示威者的目
標。
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給市場經濟加上「限定

詞」同樣意味 風險：除了意識形態方面的效應
外，在市場和社會之間尋求平衡的人們常常發現公
正和效率不能兩全——過高的稅率正拖滯歐洲的步
伐，使他們在全球競爭格局中失去優勢；在市場和
傳統社會主義體制之間游弋的中國則面臨 貧富分
化、道德滑坡、體制滯後等諸多問題，同樣在尋求
解決問題的道路。要迴避這種風險本身，就必須允
許人們充分地表達自己的意見，讓各種力量在博弈
中獲得平衡。佔領華爾街的行動恰恰見證了表達和
博弈的自由。
由此可見，包圍華爾街運動絕不意味 市場經濟

應該壽終正寢。迄今為止，人們並未找到比市場經
濟更好的模式。事實上，這種模式很可能不存在。
或許，人類注定要在市場經濟體系內尋找答案。事
實上，這次運動的許多參與者也知道這點。他們打

出反資本主義的旗號，並不等於他們要走出市場經
濟的疆域之外，而是要敞開現有體系的欠缺，試圖
以廣場上的博弈改變自己在市場中的地位。市場經
濟的最重要特徵是允許人們博弈，讓博弈本身顯現
和解決問題。這正是其魔力所在。歸根結底，佔領
華爾街的人們享受的正是市場經濟賦予他們的博弈
自由，而這種自由在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中顯然是
缺席的。
從這種意義上說，對資本主義說「不」的權利來

自資本主義本身。這場運動以否定的形式肯定了自
由經濟的生命力。示威者所要真正反對的並非是自
由經濟，而是妨礙自由競爭的力量（如巨型公司的
壟斷和偏向富人的國家政策。隨 博弈的深入，市
場經濟的調節功能將顯現出來。現在，佔領華爾街
運動已經擴展為「佔領中心」的世界性浪潮，並且
朝 狂歡化的方向發展。在實際問題獲得部分解決
之前，博弈和狂歡的擴展本身就說明了這場運動的
意義和邊界。

（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

由波動到扎根

特色三文治

黃仲鳴

客聚

報
載
已
倒
閉
的
泛
美
航
空
公
司
，
有
六
百
名
前
員
工

在
邁
阿
密
敘
舊
，
重
溫
二
十
世
紀
五
、
六
十
年
代
空
中

客
運
的
黃
金
年
代
。
所
謂
黃
金
年
代
，
是
指
飛
機
還
未

普
及
，
民
航
客
機
只
有
上
層
社
會
可
以
負
擔
的
那
些
日

子
。
那
時
的
空
中
服
務
，
十
分
豪
氣
華
麗
，
據
說
最
高
峰

期
，
飛
機
餐
是
在
飛
機
上
煮
的
，
有
七
道
菜
。
乘
客
都
西
裝

領
帶
，
空
姐
美
如
貴
婦
，
倒
酒
時
是
蹲

倒
的
，
不
像
現
在

只
彎
腰
算
數
。

泛
美
在
一
九
二
七
年
成
立
，
本
來
只
運
郵
件
去
南
美
，
後

來
索
性
加
上
座
位
，
開
啟
空
中
客
運
的
事
業
。
泛
美
可
說
是

第
一
家
國
際
民
航
公
司
。
連
我
們
小
時
候
，
雖
然
想
都
不
敢

想
會
坐
飛
機
，
但
印
有PA

N
A
M

兩
字
的
藍
底
白
字
方
形

旅
行
袋
，
仍
是
最
受
歡
迎
的
書
包
，
簡
直
是
學
界
的

Prada

。
無

電
視
剛
開
台
不
久
，
應
是
二
十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初
，
星
期
日
晚
上
有
個
叫
︽
世
界
風
光
︾
的
配
音
旅
遊
節

目
，
就
是
由
泛
美
贊
助
的
，
還
有
一
首
很
好
聽
的
粵
語
廣
告

歌
，
歌
詞
好
像
是
：
﹁
泛
美
，
旅
遊
是
理
想
，
泛
美
，
旅
遊

心
花
放
﹂。
節
目
雖
是
黑
白
，
但
一
班
屋

小
朋
友
看
見
美

麗
如
柯
德
莉
夏
萍
的
主
持
人
，
穿

套
裝
高
跟
鞋
，
帶

觀

眾
遊
玩
羅
馬
、
巴
黎
的
風
光
，
都
看
得
傻
了
眼
。

泛
美
後
來
由
於
營
運
成
本
太
高
，
加
上
美
國
開
放
航
空
事

業
，
引
入
競
爭
，
這
家
老
店
終
於
不
敵
時
代
的
衝
擊
，
在
一

九
九
一
年
破
產
停
業
。

我
們
這
一
代
，
多
是
廿
多
歲
做
事
之
後
，
才
有
機
會
坐
飛

機
。
那
時
第
一
次
外
遊
，
多
是
去
菲
律
賓
或
者
台
灣
，
因
為

便
宜
。
後
來
大
陸
開
放
，
才
多
些
人
回
內
地
玩
，
有
時
為
了

省
錢
和
感
受
祖
國
山
河
，
還
會
棄
飛
機
而
挨
火
車
。
其
實
整

個
六
七
十
年
代
，
我
們
與
飛
機
和
航
空
公
司
的
關
係
，
也
只

限
於
用PA

N
A
M

和
英
航B

O
A
C

的
旅
行
袋
做
書
包
，
或
者

偶
然
去
啟
德
機
場
溫
書
，
貪
那
兒
的
冷
氣
夠
勁
而
已
。

同
學
之
中
，
也
有
人
當
了
空
姐
，
有
個
去
了
西
北
航
空
。

最
近
跟
另
一
同
學
談
起
，
原
來
她
當
過
兩
年
大
韓
航
空
的
空

姐
。
初
時
覺
得
很
好
玩
，
後
來
就
覺
得
很
累
，
更
不
想
一
世

都
拿

暖
壺
，
問
人coffee

or
tea

？
於
是
很
快
收
山
，
讀
書

嫁
人
去
矣
。

泛美航空

百
家
廊

王
曉
華

天下無免費午餐

博弈背後的

蘇狄嘉

天空

思 旋

天地
吳康民

語絲

陳智德

留形

伍淑賢

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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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島小說，風格獨
樹。 作者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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